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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

的事了。
在日本剧场看稻垣浩先

生（稻垣浩，日本著名导演，
日本早期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代表作有影片《宫本武藏》、
《无法松的一生》）。描写弱

智儿童的影片 《被遗忘的孩
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
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
们都在听课，可是只有一个学
生的课桌离开大家的行列，单
独坐在一旁随便玩他自己的。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

其妙的忧郁感，同时不由得心
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我好
像在哪里见过那孩子。他是谁
呢？我突然想起来：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
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
上。我想可能是出现脑供血不

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
的女事务员颇为担心地走到
我跟前，问：“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

一句便想坐起，但一阵恶心，
简直要吐出来。结果，她叫了
辆车把我送回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
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
忘的孩子们》，就想起了那些
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
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
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

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
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
注视着家里陪我来上学的人，
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
儿童那种程度，但是智力发育
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

的东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
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
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

当做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
上课的老师常常朝我这边

望着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
懂吧？”

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
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
子们都望着我这边嘿嘿窃笑，
心里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

是，果真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
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上朝会，老师一喊立
正口令，一会儿工夫我准扑通
一声跌倒。好像是一听到喊立

正我就紧张，以至晕倒。这样我
就被抬到医务室去，放在病床

上，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
我 记 得 有 这 么 一 件

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

游戏。球朝我飞来，可是我却接
不住。大概同学们觉得这很有
趣，所以他们拼命地拿球砸我，

常常砸得我很疼，而且让人心里
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我身上
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

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

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

白。我把砸得我心烦的球拾起
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
二年级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
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
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

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动。
因为孩子的智力发展参

差不齐，既有五岁时就像七岁
那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也有虽
然七岁却只有五岁智力水平
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
慢，一年有一年的水平，那种

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

我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呆头呆
脑。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
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不由得
把我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突然刮

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脑
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智
力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
石川之后，转校上了黑田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此以后，我就
像 panfocus（��-�!

����p�-�þ��u�

����´����）那样，

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DEFAGHIC

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总理，

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
谜。不过，赵秉钧本色其实是
个警察头子，对于警察来说，
不明不白的死，也是应有之
义，不算太奇怪。辛丑议和之
后，列强欺负中国人，天津不
许中国人驻军，袁世凯灵机

一动，派了军队以警察名义
进驻，负责人就是赵秉钧。后
来，朝廷新政，设置警察也是
新政之一，赵秉钧水涨船高，
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
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
祖。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把

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袁政府的
第一任内务总长还是赵秉钧。

赵秉钧很有意思，说他
的姓，是百家姓上第一名，说
起名，是天子脚下第一人
（秉国之钧），排行是老大，

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第一
时，其实个中的真伪，恐怕连
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位书僮
出身的人物，身世早已无考，
本是慧眼识英的袁世凯将之
拔于草莽的，一直是袁世凯
夹袋中的智囊式人物，深受

袁的信任。赵秉钧的确也很
能干，在一个没有警察的国
度里，从无到有，制度、规则、
训练，把个警务建设搞得井
井有条。几年下来，英国泰晤
士报记者莫里循惊奇地发
现，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
帮一个推粪车的老乡将翻倒

的车抬起来。他惊叹道：在过
去，你能想像这种事吗？

办警务办得很像样的赵
秉钧，忽然有一天做了中国
的内阁总理。这是因为第一
任的总理唐绍仪，虽然也是
袁世凯的夹袋中的人物，但

不幸的是留学过美国，多少

染了美国民主的毒，因此跟
总统袁世凯怎么也弄不到一

起，只好自己开溜。遗下的位
置，袁世凯交给谁都不放心，
老实巴交的职业外交官陆征
祥过渡了几天之后，昔日的
警察头子就变成了总理。

做了总理的赵秉钧，做
的事情还像是警察，而且是

不好的警察———秘密警察。
当时，交出了政权的革命党
人，尤其是实际主持党务的
宋教仁，特别热衷于通过国
会的选举，获得议会多数，从

而组建政党内阁，再次掌权。
为了这个目的，革命党人拼命

扩大组织，吞并小党，拉人入
伙，拼凑了一个大党———国民
党，赵秉钧也成为被拉的对
象。出人意料的是，对“党”一
窍不通的赵秉钧，居然一拉就
动，肯欣然加入。于是，袁世凯
告诉国民党人，好了，你们希

望的政党内阁实现了！党人一
时也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可
是，过了一段，发现这个身为
党员的总理，根本不听党的
话，依旧惟总统的马首是瞻，
心里未免凉了半截。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

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
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
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
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
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
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士英，对
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

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
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
动，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
严查，务必缉拿凶手，江苏警
察厅也就真的严查，结果还就
真的查出了凶手，一步步追上
去，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

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
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
函电多件。就这样，赵秉钧有
了嫌疑，然后，武士英不明不
白地死了，应桂馨不明不白地
死了，最后，赵秉钧也不明不
白地死了。

行刺宋教仁这件事，唐
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
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赵秉
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自作
主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
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

还是蛮有成效，连中央首长
做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
查出来。

JKLM

王琴摇头，说：“我不是

欺负你———我跟你讲，我实
在是没办法。我要考大学，将
来找个好工作赚大钱，把我
爸爸的病治好。等我赚了钱，
我一定会把学费还给你的。
真的，我保证不骗你。”

刘芳芳嘿地一声：“我也

不管你是不是骗我，反正我是
不会再理睬你了———我老实
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好人。也
没有你们老师说得那么伟大，
我实在给你逼得吃不消了，才
把钱给你的。这三千块钱已经
要了我的老命了，我心疼得几

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晓不晓
得？嘿，要我再拿钱出来，你
干脆杀了我算了！”

王琴不作声，低头摆弄
衣角。“那，我写借条给你好
不好？”她轻声道。

刘芳芳皱眉道：“写借条

也不行———真是的，我实在是
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定要缠着
我呢，你有这个精力，去找市
长要钱啊，或者找那些董事长
总经理，他们有的是钱———你
何苦一定要难为我这种穷光
蛋呢，你饶了我好不好？”

刘芳芳说到这里，又气
又恨：“你是打定了主意要
欺负我，对吧？”

王琴使劲地摇了摇头。刘

芳芳朝她看看，叹了口气，换了
个坐姿，不自觉地把手指伸进
候车椅上的小洞里。王琴去拽
她的袖管。刘芳芳甩开了，心
想，这个小姑娘还真是讨厌。

一会儿，车子来了，刘芳芳

忙不迭地要站起来。谁料手指
嵌在小洞里，竟然拔不出来。她
使劲一拔，手指被钢边磨得生
疼生疼，反而嵌得更深了。

刘芳芳眼睁睁地看着车
子开走。王琴说：“阿姨，你
别动，越动越疼。”刘芳芳急

道：“不动怎么办，一直嵌着
啊？” 王琴低下身子，看了

看，说：“洞口太窄，不可能
拔出来的，只有打110了。”

刘芳芳坐在长椅上，手
指嵌在小洞里，额头上都是
汗。旁边经过的人见了，都朝
她看一眼，再看一眼，然后笑
笑。刘芳芳涨红了脸，却又不

敢动，生怕嵌得更深。一会
儿，王琴打完电话回来，说：
“救援的人已经出来了，半
小时就能到。”

刘芳芳皱着眉头，坐着。
王琴问她：“阿姨你肚子饿

不饿？”刘芳芳摇摇头。王琴
又问：“渴不渴？”刘芳芳是

有些渴了，便不说话。王琴从
书包里拿出一罐可乐，打开
递到刘芳芳手里。

刘芳芳喝了一口，说：
“谢谢你。”

王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

齿。“不用谢———这还是上次你
给我喝的，我一直不舍得喝，留
着。现在总算派上用场了。”

她一边说，一边掏出手
绢，给刘芳芳擦拭额头上的
汗。刘芳芳下意识地一让。她
扑了空。刘芳芳朝她看，掩饰

道：“这个———我脸上脏。”
王琴笑道：“脏所以才要

擦呀。不过阿姨你的脸一点
也不脏———皮肤这么好，又
白又嫩，像刚做好的豆腐。”

刘芳芳嘿地一声：“你这
个小姑娘啊，说得好听点，叫

门槛精；说得难听点，就是不
择手段，什么事都做得出。什
么话都讲得出。你啊，要是走
正路还没什么，万一哪天交
了坏朋友轧了坏道，到歪路
上去了，那就真的事情大了，
不可收拾了。”

王琴笑笑，看着刘芳芳
手里的可乐。忽道：“阿姨，
可乐好喝吗？”

刘芳芳一愣：“怎么，你
没喝过？”

王琴说：“以前喝过一
次，都忘了什么味道了。”

刘芳芳瞥见她滑雪衫袖
口的两个补丁，缝得很粗糙，
应该是她自己缝的。刘芳芳
看着，想到这女孩虽然举动
令人生厌，但实在也有些可
怜。刘芳芳沉吟着，道：“有
机会我送你一箱可乐。”

王琴听了，忙道：“我不要

可乐，你折成现金给我好了。”
刘芳芳觉得这话很不顺

耳，摇头道：“我只送可乐，
现金不送。”

N<OPQRAST

母亲一直不停地讲述旅行，

把惊喜留在了晚饭的时候。
当她跟我说 “恩里克是

我的初恋，我最爱的人”时，
我目瞪口呆。
“但是恩里克，他不是

……”“同性恋。”她定义道。
“是的，就是啊，”我有点语无伦
次了，“可是他有个儿子……”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开始
讲了下面的故事：
“你知道的，博纳普拉塔

家族和科尔家族之间世代都

有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19
世纪末的时候我的爷爷和恩
里克的爷爷一起参加了加茨
俱乐部，然后他们的这种友谊
就延续到了我们的父辈……
“有一天，当我下结论恩

里克肯定是过着一种双重生
活后，我审问他前一天晚上到
底干什么去了，他告诉我说他
非常爱我，向我坦白了他的同
性恋身份，但还是接受我的亲
昵，我则给他布下一个陷阱。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后悔

的事。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
家里，我要他来接我，然后找
了个借口让他到我的房间来。
就在那里，嗯，我们做爱了。”
“他抵抗了吗？”

“是的，他抵抗了，我当
时简直是疯了，就是希望他可
以让我怀孕。”
“你跟你爱的男人做了

爱，”我试图去安慰她，“这有
什么错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情呢？”

“有一天我得知，他竟然
跟一个女人住在了一起。恩里
克把我约出来告诉我阿丽西
娅跟他住在一起，过着同样类
型的生活，而且他们已经达成
了协议。所有人，包括恩里克
在内，都认为我们的分手是完

美的，没有一丝怨恨。但是，对

于我却是永远的痛……我认
识了你的爸爸，于是我们就结

婚了。”
“那是九月初的时候。你

还是个小女孩，那天我正在收
拾避暑的屋子，看见要下暴风
雨了，知道你正在海滩上玩，
拿起了两块毛巾和雨伞去找
你。我在一堆岩石的洞穴中，

找到了一对躲着的恋人。我可
以认得出是你和奥里奥。”母
亲接着说。

我瞠目结舌，不能相信那
段如此亲密的回忆，竟然通过
某种方式跟母亲一起共享了

这么多年。“奥里奥不是一个
普通的到处野跑的傻小子，我

觉得他跟他父亲很像……”
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在他的
性取向方面。”“那只是你的
臆测，没有根据。”我争辩道。
“没有，我没有弄错。我感到
恐惧的是，在我自己身上所发
生的一切竟然在你身上重现。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决定离开
并且永远都不再回来。”“但

是你没有权利……”
母亲在巴塞罗那又呆了

三天，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出其
不意的礼物。“这里是一张圣
母图的X射线照片，”她给我
们拿出了一个巨大的信封，里
面装着那张照片，“你的朋友

莎伦帮着弄的，我把它交给你
们，满心地希望你们能够找到
恩里克的宝藏。”

我小心地把信封打开，在
圣母脚下找着那几个字母：
“它在一个”。

“你想看看一艘大帆船

吗？”奥里奥问我说。
“一艘帆船？”这个问题

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我的记
忆中大帆船在那捆读过的文
稿中出现过。
“是的，一艘大帆船，就

是那个圣殿骑士兵团的阿纳

伍船长驾驶的那种航海工
具。”

那是一艘很大的木船，摆
在一个古老建筑的一边，这个
大房子的拱门很高，是巴塞罗
那的那种老式船坞。已经变成
了今天的海洋博物馆。“它是

那个时代海上最快的船。”奥
里奥给我讲解着。我们头顶上
的一个屏幕，播放着一些视听
记录，重现那些苦役犯划船的
场景。

那时突然脑子里冒出些
东西，让我突然注意到我的戒

指，我想，“又是那枚戒指在
作怪。”


